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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虫微生物-肠-脑轴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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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许多关于神经疾病的研究中，人们逐渐认识到菌群在调节神经系统发育和功能以及宿主行为中

的重要作用，并意识到“微生物-肠-脑轴”的重要性。近年来的研究发现，昆虫共生微生物也可以通过肠

脑轴调节宿主的多种行为，包括觅食行为、生殖行为以及集体行为等。此外，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昆虫

的行为障碍可能是由与哺乳动物部分同源的分子机制所调控，因此，昆虫可作为模式动物帮助我们理解肠

道细菌在“肠脑轴”中的贡献。本篇综述主要总结了肠道菌群影响昆虫神经和行为的最新研究结果，并提

出以蜜蜂作为新型模式动物，以揭示人类神经疾病中“肠脑轴”的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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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in research on the microbiota-gut-brain axis of insects 

ZHANG Zi-Jing1**  ZHONG Zhao-Peng2  ZHENG Hao2*** 

(1. College of Life Science,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24, China; 

2. College of Food Science and Nutritional Engineering,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Many studies of neurological diseases have increasingly acknowledged the significant role of microbiota in 

regulating the development and function of nervous system and host behavior, highlighting the importance of the 

microbial-gut-brain axis. Recent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he insect symbiotic microbiome could also modulate host behaviors 

through the gut-brain axis, including foraging behavior, reproductive behavior, collective response, and so on. Moreover, a 

growing body of research suggests that behavioral dysfunctions in insects may be regulated by molecular mechanisms that are 

partly homologous to those of mammals. Therefore, insects can be used as model animal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role of gut 

bacteria in the gut-brain axis. In this review, we summarize recent findings on the effects of gut microbiota on the 

neurophysiology and behavior of insects and propose that honeybees could serve as a novel animal model for further exploring 

the mechanisms of the gut-brain axis in human neurological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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栖息在动物肠道中的微生物对宿主具有深

远的影响，例如帮助宿主消化食物、提供必需营

养物质、降解有毒物质、抵御病原体入侵，以及

调节宿主的发育和免疫系统等（Flint et al., 2012; 

Hooper et al., 2012）。近几十年来，在许多关于

精神疾病、神经发育疾病和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基

础研究中，人们逐渐认识到肠道菌群在调节肠

道-大脑功能中的重要作用。由于人体实验的复

杂性，肠道菌群调节宿主大脑和行为的作用机制

主要来自于对啮齿类动物的研究。Agirman 和 

Hsiao（2021）发现，肠道菌群可以通过释放代

谢产物、作用于迷走神经以及激活免疫系统等途

径与大脑进行沟通，形成特殊的“微生物-肠-脑

轴”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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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测序技术、质谱技术和生物信息学的发

展和应用，昆虫共生微生物的研究不断取得新的

进展和突破。在研究昆虫共生菌的过程中，人们

发现其与人类肠道菌群之间存在许多相似之处，

例如宿主特异性、与宿主的协同进化、菌种与菌

株多样性、社会性传播以及与宿主之间的多种相

互作用（Engel and Moran, 2013; Perreau and 

Moran, 2022; Zhang and Zheng, 2022）。近年来的

研究进展表明，昆虫的各种复杂行为也受到肠道

菌群的调节，包括觅食行为、交配行为、同伴识

别以及信息传递等（Lewis and Lize, 2015）。此

外，社会性昆虫的行为异常可能与人类疾病中的

社会行为缺陷存在同源的分子机制（Shpigler  
et al., 2017; Kocher et al., 2018; Sherwin et al., 
2019）。因此，对昆虫微生物-肠-脑轴的研究可

以为探究肠道菌群在人类神经疾病中的作用机

制提供新的见解和思路。 

1  共生微生物影响昆虫行为的概况 

动物体内和体表栖息着数以万计的微生物，

如细菌、真菌以及病毒。早期关于微生物如何操

纵宿主以增强自身传播的研究，使人们逐渐认识

到共生微生物可以改变其昆虫宿主的行为。1924

年，在蚊子 Culex pipiens 的生殖器官中首次发现

的细菌 Wolbachia 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Hertig 

and Wolbach, 1924）。在长达数十年的研究中，

学者们发现 Wolbachia 主要通过改变宿主的交配

偏好来增强其传播机会（Miller et al., 2010）。另

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寄生真菌 Ophiocordyceps 
unilateralis 对蚂蚁的感染，O. unilateralis 可以通

过操纵宿主的免疫和神经元应激反应，将受感染

的蚂蚁变成“僵尸”，使它们爬到植被的特定高

度上，并在最有利于真菌产孢的条件下死亡，从

而实现传播（Hughes et al., 2011; de Bekker et al., 
2015）。除了细菌和真菌，病毒也可诱导宿主行

为发生变化。例如，杆状病毒可以操控甜菜夜蛾

Spodoptera exigua 幼虫的行为，使其产生趋光性

并向上爬行，最终导致幼虫在高处死亡，以增加

自身的传播机会（van Houte et al., 2014）。近年

来，学者们开始关注昆虫的共生微生物，特别是

肠道微生物对宿主神经和行为产生的影响。 

1.1  觅食行为 

饮食是影响肠道菌群的重要因素之一，而细

菌又可以反过来调节宿主的觅食行为。与未被食

用 的 新 鲜 食 物 相 比 ， 黑 腹 果 蝇 Drosophila 
melanogaster 的成虫和幼虫更喜欢被其他幼虫食

用过的食物，因为这种食物上附着了幼虫的肠道

细菌（Venu et al., 2014）。无菌幼虫食用过的食

物对成虫和幼虫并不具有吸引力，但将此类食物

与果蝇乳杆菌 Lactobacillus brevis 进行混合后，

可以显著增加果蝇的偏好性。这表明，附着在食

物上的肠道微生物会对果蝇的摄食行为产生影

响。进一步研究发现，果蝇对于食物的偏好是由

嗅 觉 引 导 的 ， 例 如 ， 食 物 中 的 酿 酒 酵 母

Saccharomyces cerevisiae 和 植 物 乳 杆 菌

Lactobacillus plantarum 产生的挥发性气味更吸

引果蝇，而含有醋酸杆菌 Acetobacter malorum
的食物则受到果蝇的排斥（Wong et al., 2017; 

Qiao et al., 2019）。 

此外，微生物对营养物质的分解代谢以及代

谢物的生物合成也会影响果蝇的营养偏好。通常

情况下，果蝇偏好蛋白质与碳水化合物比例为

1∶2 的食物，而无菌果蝇则偏好高蛋白饮食（蛋

白质∶碳水化合物  =  2∶1），单菌定植 L. 
plantarum 的果蝇则倾向于高糖饮食（蛋白质∶

碳水化合物 = 1∶4）（Wong et al., 2017）。相似

的结果也在东方果蝇 Bactrocera dorsalis 中发

现，当果蝇的肠道微生物受到抗生素干扰时，它

们更偏好包含所有氨基酸的食物，即使这种食物

不易获得（Akami et al., 2019）。研究表明，果蝇

的肠道乳杆菌和醋酸杆菌可以增加食物中蛋白

质与碳水化合物的比例，特别是增加了必需氨基

酸色氨酸的水平（Lesperance and Broderick, 

2020）。由此可见，缺乏肠道菌群或肠道菌群紊

乱可能会导致果蝇缺乏蛋白质和某些必需氨基

酸，从而使果蝇更偏好于蛋白质含量高或者氨基

酸种类丰富的食物。然而，在果蝇 Drosophila 
suzukii 中的研究发现，肠道微生物对于宿主觅食

行为的调节具有性别偏好性（Shu et al.,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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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性果蝇的觅食行为不受肠道菌群的影响，而正

常雌性果蝇的觅食活跃度却明显高于无菌雌性

果蝇。有趣的是，无菌雌性果蝇的饥饿耐受程度 

较低，但是其觅食行为反而受到抑制。进一步研

究发现，觅食行为在受孕和未受孕的无菌果蝇之

间没有显著差异，而正常受孕果蝇的觅食行为显

著高于正常未交配的雌性果蝇，说明雌性果蝇在

饮食中获得的能量需要同时满足自身生存的能

量需求以及产卵所带来的能量消耗。 

1.2  生殖行为 

人们对于微生物操纵宿主生殖行为的理解

主要源自于对病原微生物的研究，其中宿主的交

配行为是这些病原体的主要传播方式。例如，

Wolbachia 感 染 可 以 增 加 雄 性 黑 腹 果 蝇 D. 
melanogaster 和拟果蝇 Drosophila simulans 的交

配率，从而改善因细菌感染导致的细胞质不相容

性所带来的繁殖率低下（de Crespigny et al., 
2006）。在 Hypolimnas bolina 蝴蝶中，Wolbachia
感染会增加雌性的滥交行为，但同时导致雄性蝴

蝶的死亡（Charlat et al., 2007）。未受感染的雄

性得以幸存，然而它们会产生较小的精子囊，以

适应与雌性的多次交配。此外，病毒也可以通过

操控宿主的交配行为来增加其传播。例如，虹彩

病毒 IIV-6/Cr IV 会造成雌性蟋蟀 Gryllus texensis
不育，而受感染的雄性蟋蟀则表现出更频繁的求

爱行为，从而增加两者的交配频率（Adamo et al., 
2014）。同样，感染了 Hz-2V 病毒的雌性玉米螟

蛾 Helicoverpa zea 的性活跃度显著高于健康雌

性（Burand et al., 2005）。 

近十年来的研究开始关注共生微生物对宿

主交配行为的影响，特别是肠道菌群在生殖隔离

中的作用。在新热带果蝇 Drosophila paulistorum
中存在 6 个半种（Semispecies），来自不同半种

间的交配会产生可育的雌性后代和不育的雄性

后代，即为半种间的杂种不育（Ehrman, 1961）。

Miller 等（2010）从 D. paulistorum 中分离出的

Wolbachia 是该物种所有半种中垂直传播的核心

内共生菌，主要存在于宿主的睾丸、卵巢和早期

胚胎中。研究发现，利用抗生素干扰 Wolbachia

可以打破生殖隔离，改变果蝇的交配偏好，增加

不 同 半 种 之 间 的 交 配 频 率 ， 说 明 共 生 菌

Wolbachia 在与其宿主共进化的过程中触发了半

种之间的生殖隔离。同期研究发现，肠道菌群也

可以影响宿主的交配偏好（Sharon et al., 2010）。

给两组果蝇分别喂食糖蜜和淀粉，经过几代培养

后，食用相同食物的果蝇之间发生交配的次数更

多，显示出明显的交配偏好倾向。随后，研究人

员使用抗生素对两组果蝇进行处理，发现果蝇的

交配偏好不再受到饮食的影响，这证实了肠道菌

群对果蝇交配行为的影响，而造成交配偏好发生

变化的原因可能是表皮碳氢化合物性信息素的

水平受到了肠道细菌的调节。另一项研究同样采

用饮食控制和抗生素干预的方式，验证了肠道菌

群对果蝇交配时长的影响（Lizé et al., 2014）。对

于双条果蝇 Drosophila bifasciata 而言，是否来自

同一生长环境对交配时长的影响更为显著，并且

肠道菌群在其中也起着重要作用。然而，最近的

一项研究推翻了 Sharon 等（2010）的结论，认

为果蝇的交配偏好可能与不同饮食引起的肠道

菌群差异无关（Leftwich et al., 2017）。未来的研

究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设计更为细致的实验方案，

以评估肠道菌群在生殖隔离中的作用，并解析这

种调节作用的进化意义。 

1.3  集体行为 

同伴识别是群居昆虫的标志性行为之一，多

项证据表明，与微生物相关的气味特征变化可以

调节昆虫的同伴识别能力。对于低等白蚁

Reticulitermes speratus 而言，其肠道菌群组成具

有蚁群特异性。当白蚁吸收了来自其他蚁群的细

菌并因此产生陌生气味时，就会受到同巢伙伴的

识别和猛烈攻击（Matsuura, 2001）。角质层碳氢

化合物（Cuticular hydrocarbons，CHCs）是群居

昆虫中与同伴识别相关的重要化合物（Howard 

and Blomquist, 2005）。针对蚂蚁 Pogonomyrmex 

barbatus 的一项研究发现，增加工蚁表皮的细菌

数量会提高工蚁受到攻击并被逐出蚁群的可能

性，而在表皮涂抹抗生素则会改变 CHCs 的组

成，使工蚁不再引起这种攻击性反应（Dosm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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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 2016）。这一发现在果蝇研究中得到证实，

表明角质层共生菌可能直接将 CHCs 用作碳源，

或者间接影响了 CHCs 的生物合成（Ringo et al., 
2011）。 

研究表明，肠道微生物也可以通过调节

CHCs 影响社会性昆虫的同伴识别能力（Teseo 
et al., 2019; Vernier et al., 2020）。利用四环素扰

动切叶蚁 Acromyrmex echinatior 的肠道微生物，

可以改变 CHCs 的分布，并引发蚂蚁的攻击行为

（Teseo et al., 2019）。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喂食

粪便液滴可以重塑蚂蚁的肠道菌群。与喂食相同

蚁群蚂蚁的粪便相比，喂食来自不同蚁群蚂蚁的

粪便液滴会使蚂蚁表现出异常的攻击性，说明肠

道中某些微生物物种可能与 CHCs 存在关联。在

蜜蜂的研究中发现，来自不同蜂巢的采集蜂具有

显著不同的 CHC 图谱，蜂巢入口处的守卫蜂可

以辨别试图进入蜂巢的采集蜂是否为自己的同

巢伙伴，这说明具有特异性的 CHCs 组成是同巢

工蜂相互识别的关键信息（Vernier et al., 2019）。

Vernier 等（2020）进一步分析了来自不同蜂巢

采集蜂的肠道菌群组成和 CHC 图谱，发现 CHCs

的组成与蜜蜂肠道核心菌属的相对丰度有关。通

过抗生素处理和肠道核心菌 Gilliamella apicola
的补充试验，证实了蜜蜂肠道核心菌对 CHCs 的

调节作用。此外，肠道微生物还可以产生其他化

学物质来引起昆虫的聚集反应。例如，德国小蠊

Blattella germanica 的聚集行为会受到粪便中挥

发性羧酸的调节，抗生素引起的肠道细菌缺乏会

降低粪便中挥发性羧酸的含量，从而减少德国小

蠊对同种个体的吸引力（Wada-Katsumata et al., 
2015）。同样，给无菌蝗虫定植正常菌群可以增

强蝗虫对同伴的吸引力，并且这种吸引力水平与

细菌多样性相关，而引起蝗虫聚集成群的原因主

要是肠道微生物产生的信息素愈创木酚（Dillon 
et al., 2000）。此外，在切叶蚁 Atta sexdens 
rubropilosa 中 分 离 得 到 的 细 菌 Serratia 
marcescens，可以利用 L-苏氨酸合成蚂蚁踪迹信

息素中的吡嗪类化合物，从而调节工蚁的群体行

为（Silva-Junior et al., 2018）。 

综上所述，肠道微生物对昆虫的觅食、生殖

和集体行为的调节主要基于化学通信信号的变

化，即通过细菌直接合成特定的气味或是调节信

息素所介导。然而，大多数研究主要关注微生物

对昆虫行为表型的影响。未来的研究需要进一步

阐明肠道细菌和中枢神经系统之间的具体细胞

和分子信号通路，并明确宿主与微生物之间是否

存在相互作用。 

2  昆虫作为模式动物在神经疾病

中的应用 

认知功能障碍和学习记忆能力衰退是神经

系统疾病中最常见的两种症状（Lamberg, 2001）。

近年来的研究发现，肠道微生物对宿主的神经发

育具有深远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宿主认知和学习

记忆能力的改善（Vuong et al., 2017）。DeNieu

等（2019）的研究表明，无菌果蝇在厌恶学习试

验中的表现明显不及具有常规肠道菌群的果蝇，

而定植 Lactobacillus 和 Acetobacter 两种共生菌

则能够完全恢复无菌果蝇的认知性能。此外，噬

菌体 Lactococcal 936 bacteriophage 可以显著上

调大脑中与学习记忆相关基因的表达，从而调节

改善果蝇的记忆能力（Mayneris-Perxachs et al., 
2022）。上述研究结果与啮齿动物模型中的结论

一致（Wang et al., 2015; Vuong et al., 2017; 

Mayneris-Perxachs et al., 2022），说明肠道微生物

调节宿主认知行为的作用机制在无脊椎动物和

脊椎动物中具有保守性。 

果蝇 Drosophila sp.是目前应用于神经疾病

发病机制及益生菌治疗研究中最为广泛的非脊

椎模式动物之一。近年来，许多研究通过对果蝇

进行基因编辑来探究微生物、肠道和大脑之间的

相互作用，以及肠道菌群对帕金森氏病、阿尔兹

海默症以及自闭症谱系障碍等神经系统疾病相

关行为的影响（Kitani-Morii et al., 2021; Salim 
et al., 2021）。果蝇研究中的一些突破性发现体现

了昆虫模型在神经疾病研究中的重要意义。例

如，研究者们通过突变 parkin 基因构建了帕金森

氏病果蝇模型，并将突变果蝇的粪便分别移植给

对照组果蝇和突变果蝇（Parker-Character et al., 



2 期 张紫晶等: 昆虫微生物-肠-脑轴的研究进展 ·265· 

 

 

2021）。研究发现，两组果蝇的肠道菌群组成存

在差异，与帕金森病患中的研究结果一致，且突

变果蝇的发育水平受到显著影响，说明帕金森氏 

病中宿主基因型与菌群之间存在相互作用。此

外，研究人员利用转基因果蝇大脑中表达人类 β-

淀粉样蛋白（Aβ42）构建阿尔兹海默症模型，发

现肠道细菌能够激活中枢神经系统中的免疫细

胞，产生促炎细胞因子，强调了肠-脑轴在调节

神经退行性变中的重要作用（Wu et al., 2017）。

补充不同的乳酸菌和双歧杆菌菌株可以缓解果

蝇阿尔兹海默症模型中的一些相关症状，如复眼

畸形、存活率低、运动功能受损以及 β-淀粉样蛋

白沉积（Westfall et al., 2019; Tan et al., 2020; Liu  

et al., 2022）。Chen 等（2019）通过敲低果蝇的

组蛋白去甲基化酶 KDM5 基因，使其表现出一

系列自闭症症状，如肠道菌群失调、社会行为异 

常和免疫激活异常，而补充 L. plantarum L168

可以改善相关症状。此项研究验证了 KDM5 在微

生物-肠-脑轴中的关键作用，为通过改变肠道微

生物来治疗智力障碍和自闭症提供了理论基础。 

3  蜜蜂是研究肠-脑轴作用机制的

优良模式动物 

蜜蜂作为研究微生物-肠-脑轴作用机制的模

式动物具有多方面优势（图 1）。首先，蜜蜂与 

 

 
 

图 1  蜜蜂作为模式动物研究肠-脑轴作用机制的优势 

Fig. 1  Advantages of using Apis mellifera to study gut-brain ax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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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肠道菌群存在许多相似之处，如宿主特异

性和适应性进化、社会性传播以及菌株多样性 

等，是研究菌群与宿主互作关系的良好模式生物

（Kwong and Moran, 2016; Zheng et al., 2018）。

蜜蜂属于完全变态昆虫，在其生命周期的蛹后期

容易获得无菌蜜蜂，并具有相对成熟的无菌蜜蜂

构建方法（Kwong and Moran, 2016）。蜜蜂的肠

道菌群组成简单，成年蜜蜂肠道内仅有 5 种核心

菌 属 ， 分 别 是 Gilliamella 、 Snodgrassella 、

Bifidobacterium、Lactobacillus和Bombilactobacillus，
约占蜜蜂个体肠道总菌量的 95%-99%，均可在

实验室条件下进行分离和培养，且部分已经实现

了基因工程改造（Kwong and Moran, 2016; 

Leonard et al., 2018）。目前，已有多项研究通过

构建无菌蜜蜂并进行群菌移植和单菌定植，证明

了蜜蜂肠道菌在促进食物消化、提供必需营养素

以及抵御病原体和寄生虫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Zheng et al., 2017, 2019; Lang et al., 2022）。其

次，蜜蜂是一类典型的真社会性昆虫，具有复杂

的认知能力，是被广泛用于行为学和脑认知科学

研 究 的 非脊 椎 模 式动 物 （ Srinivasan, 2010; 

Menzel, 2012）。目前，已有一系列完善的行为学

手段可用于检测和量化蜜蜂的运动行为、社交行

为及认知行为（Bloch and Meshi, 2007; Geffre 
et al., 2020; Huang et al., 2022）。第三，蜜蜂生理

学的研究背景丰富，尤其是在神经生理学的几十

年研究中，逐步揭示了蜜蜂大脑结构、基因表达、

神经调控网络以及神经信号等在大脑可塑性、社

会行为和衰老中的调控作用（Ament et al., 2012; 

Menzel, 2012; Sinha et al., 2020）。第四，蜜蜂蜂

群的维护成本低廉，每个蜂群平均有 3-8 万头成

年工蜂，可以为大样本量的研究提供充足的实验

个体（Zheng et al., 2018）。 

3.1  肠道菌群对蜜蜂行为的调控 

蜜蜂的蜂巢内存在森严的等级制度，蜂群中

的成年工蜂会根据年龄的差异表现出鲜明的劳

动分工。多项研究表明，蜂群中不同劳动分工的

工蜂，其肠道菌群组成和结构存在显著的差异

（ Kapheim et al., 2015; Jones et al., 2018; 

Kešnerová et al., 2020）。Zheng 等（2017）通过

构建无菌蜜蜂和正常菌群蜜蜂，发现蜜蜂肠道菌

群可以调节宿主激素信号相关基因的表达，包括

胰岛素样肽、胰岛素接收蛋白和卵黄原蛋白，从

而促进蜜蜂的生长发育，并且会对宿主的嗅觉行

为产生影响。随后，Zhang 等（2022b）利用单

菌定植技术解析了不同蜜蜂肠道核心菌在宿主

嗅觉行为中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不同的蜜蜂

肠道核心菌株可以调节宿主内循环代谢中不同

类别的代谢物，其中 Gilliamella 主要调节宿主的

碳水化合物代谢，而 Lactobacillus Firm-4 和

Firm-5 主要参与氨基酸代谢。此外，肠道细菌定

植会影响大脑中与嗅觉行为相关的 γ-氨基丁酸、

多巴胺和 5-羟色胺的水平，从而影响蜜蜂的嗅觉

敏感度。Zhang 等（2022a）的另一项研究发现，

与正常蜜蜂相比，无菌蜜蜂几乎丧失了对壬醇气

味的记忆，表明肠道菌群对于蜜蜂的气味学习记

忆能力至关重要。深入研究发现，蜜蜂肠道乳杆

菌 Lactobacillus apis 可以编码芳香烃转移酶

AraT，促进宿主内循环代谢中的色氨酸转化为吲

哚衍生物，靶向激活宿主的芳香烃受体 AhR，从

而改善蜜蜂的学习记忆能力。同一时期在熊蜂中

的一篇报道发现，补充熊蜂肠道乳杆菌可以显著

提升 Bombus terrestris 的视觉记忆能力（Li et al., 
2021）。然而，熊蜂肠道乳杆菌主要调节的是宿

主血淋巴中的脂质代谢水平，这与蜜蜂中的研究

结果不同。此外，Leger 和 McFrederick（2020）

的研究表明，肠道菌群对于美洲东部熊蜂 Bombus 
impatiens 的视觉学习记忆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些

结果表明，肠脑轴作用机制在不同种类的蜜蜂之

间存在差异，并且肠道菌群调控视觉和嗅觉系统

的途径也存在差异。在最近发表的一项工作中，

Liberti 等（2022）利用自动化行为追踪系统，分

别对小型无菌蜂群和正常蜂群的社会性接触行

为进行量化，在群体水平上验证了肠道菌群对

蜜蜂社会行为的影响。该研究同样发现，肠道

菌群调节了蜜蜂血淋巴中的氨基酸类代谢物，

并表明肠道菌群可能通过调节大脑的染色质可

及性和氨基酸生物合成与代谢来增加宿主的社

交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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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蜜蜂与人类神经疾病的基因同源性 

人类和蜜蜂的社会结构之间的相似性反映

了共同的进化起源。研究表明，蜂巢中存在一类

既不哺育幼虫又不抵御外敌的工蜂，它们存在社

交行为障碍，并且与患有自闭症的人类具有相似

的大脑基因表达缺陷（Shpigler et al., 2017）。此

外，一项关于具有社会多态性的隧蜂 Lasioglossum 
albipes 的研究表明，独居个体与群居个体大脑中

的差异表达基因也与人类自闭症相关（Kocher 
et al., 2018）。这些研究说明蜜蜂和人类在应对社

会刺激的反应中，可能存在同源的分子机制。 

为了探究蜜蜂与人类神经疾病基因的同源

性，利用 Orthofinder2 软件（Emms and Kelly, 

2019）分别对人类 Homo sapiens、意大利蜜蜂（意

蜂）A. mellifera、大蜜蜂 A. dorsata、小蜜蜂 A. 
florea、中华蜜蜂（中蜂）A. cerana 以及黑腹果

蝇进行基因同源性分析，构建了多物种同源基因

库。然后，利用 G e n e C a r d s 网站（w w w. 

genecards.org）筛选出疾病相关指数（Relevance 

score）> 3.5 的疾病标志基因，建立了疾病标志

基因库。最后，将疾病标志基因与多物种同源基

因库进行比对，分析得到了多个物种的疾病标志

基因库。其中，意蜂、大蜜蜂、小蜜蜂、中蜂以

及黑腹果蝇与人类自闭症障碍谱系和神经退行

性疾病同源的基因数目如图 2 所示。人类自闭症

和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标志基因数目分别为 6 499

和 4 536 个。在果蝇中这两种神经疾病的标志基

因数目分别为 3 610 和 2 594 个，而在 4 个蜜蜂

物种中分别可达到 3 692 和 2 665 个。这一结果

表明，蜜蜂和果蝇具有相同水平的神经疾病基

因同源性优势，为蜜蜂作为非脊椎动物模型研

究人类神经系统疾病提供了潜在的可能性。 

尽管蜜蜂和人类神经系统疾病存在较高的

基因同源性，目前尚缺乏成熟的基因编辑技术可

以对蜜蜂的特定基因进行突变以实现疾病建模。

现阶段的研究主要通过粪菌移植、药物或抑制剂

以及 RNA 干扰（RNAi）等方式，使蜜蜂表现出

相应的疾病特征，或对蜜蜂大脑和肠道的特定基

因进行沉默（Ji et al., 2020; Chang et al., 2022; 

Zhang et al., 2022a）。例如，Chang 等（2022）将

与炎症性肠病相关的菌株 Escherichia coli LF82

喂食给蜜蜂，可以诱导蜜蜂产生肠炎样表型和认

知功能障碍，从而证明了人源化蜜蜂肠炎模型的

可能性。Zhang 等（2022a）利用芳香烃受体抑

制剂靶向沉默蜜蜂肠道上皮细胞中的芳香烃受

体，验证了其在蜜蜂“肠-脑轴”中的关键作用。

Lariviere 等（2023）通过基因工程改造蜜蜂肠道

共生菌 Snodgrassella alvi，诱导宿主的 RNAi 反

应，使蜜蜂体内目标基因的表达减少 50%-70%，

为抑制蜜蜂基因表达提供了新的思路。 

 

 
 

图 2  蜜蜂、果蝇与人类神经疾病的同源基因比较 

Fig. 2  Comparison of homologous genes of honeybee, Drosophila melanogaster and  
human neurological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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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展望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在探讨肠道与大脑之间

的关系，阐明共生菌通过肠道与大脑进行交流的

作用机制，不仅在生物学领域具有重要意义，也

在医学领域具有深远影响。目前，许多基于啮齿

动物模型的研究增进了我们对微生物、肠道和大

脑间相互作用的理解。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哺乳

动物和昆虫之间可能存在同源的微生物-肠-脑

轴机制，这有助于从进化角度解释人类神经疾病

的因果机制（Sherwin et al., 2019）。蜜蜂作为研

究肠道菌群、行为学和脑认知科学的典型真社会

性模式动物，未来可能在神经发育障碍和神经退

行性疾病的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不仅为理解

肠道微生物在认知和行为中的作用提供了新的

视角，也为益生菌在行为调节、昆虫保护和疾病

治疗中的应用开辟了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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